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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腔京韵自多情
──浅谈老舍的市井小说

老舍（1899—1966），原名舒庆春，自舍予，笔名老舍，满族人。生于北京城的一个贫民家庭 ，在大杂院里度过了艰难的幼年和少年时代。他非常熟悉社会底层的市民生活，喜爱流传于市井里的戏曲和民间说唱艺术，深知他们的思想感情。这种特殊的生活经历是他的日后的创作视野迥然不同与其他作家。他是一个满族出身的知识分子，但他出身于一个社会底层的贫苦市民的家庭里，这使他对中华民族和满族历史的悲剧不同于清王朝的王公贵族。他不怜惜清王朝统治政权的覆灭，始终关心的是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们，在这样一个思想基点上，他把满汉等被压迫的底层群众视为一体，而对所有压迫欺凌他们的权势者，进行无情的讽刺和揭露。他不是一个狭隘的民族主义着，而是体现整个中华民族利益和要求的中国作家。中华民族历史命运的主题与被侮辱、被损害的小人物的悲剧命运的主题在他的作品中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他们的痛苦命运和他们为挣脱这种命运所做的忍耐、挣扎与反抗，始终是他描写的重点，他们之间的理解、同情和爱护，是他所赞美的最美好的人性。执著的描写“城与人”的关系用众多小说构筑了一个广大的“市民世界”。几乎包罗了现代市民阶层的生活的所有方面，形成了他所特有的“市井小说”。再加上他对北京文化特别是他对北京民风民俗、北京市民文艺的熟悉和了解使他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京味”的开创者。他在北京话基础上提炼出的文学语言丰富了中国现代的白话语言，这种语言以亲切、流利、幽默、滑稽而与其他的语言风格相区别，是老舍成为这种语言风格最杰出的代表。

中国的小说，由市井产生，经市井传播。描述了市井人民的生活情趣，受到了平民知识分子和茶肆酒楼的民众的垂青。但到“五四”时代，“市井小说”（主要指反映市井生活，带有市井风味的小说）发生的危机。“市井小说”的“香火”燃到了现代文学时期第一个接继者就是老舍。《老张的哲学》、《赵子曰》、《离婚》、《牛天赐传》、《四世同堂》、《骆驼祥子》等小说从各个侧面逼真而又生动地展现了北京市民在文化古城的氛围中形成的特有的情感和性格趋势。

从老舍的“市井小说”所发映出的市民世界，京味独特，及悲剧特征这几个方面，可以看出老舍文学创作丰富思想和独特的艺术魅力.

一.市民生活中几类典型市民

老舍的独特贡献在于他从文化视角出色的描写了市民生活。他写市民生活的小说，其一不仅在于展现了市民生活的图景，使作品具有丰富的文化底蕴，而且通过市民形象的描写解剖了国民性，表现了小市民作为人应有的价值。这种的价值与他们人格丧失，人性沦落的现状之间的极大落差，以及这种落差对民族灵魂的腐蚀。他刻画了市民世界中，可分为老派市民，新派市民，正派市民等几种不同的人物系列.

老派市民是老舍写的最好的市民形象。但仍是“乡土”中国的子民。身上负载着沉重的封建宗法思想的包袱，他们的人生态度与生活方式都很“旧派”、“保守”、“闭塞的”。作者常常通过戏剧性的夸张，揭示这些人物的精神病态，从而实践他对北京文化乃至传统文化中消极落后方面的批判。                《二马》中的老马（马则仁）年龄不过50岁故意装出颓唐的样子，他一辈子不但没有用过脑子，而且眼睛也从未在一件东西上盯过3分钟，他的思想和行动完全受着传统观念的支配，只想做官，歧视经商。认为经商“俗气”，他自我封闭，到了伦敦也不肯打开窗帘看看外面的情形，它的奴才性表现得十分突出，处处讨好外国人，甚至英国人要出兵中国，他也要讲“礼”、“欢迎英国兵！”作者对这一人物的描写是真实而深刻的，其典型意义已经超过了对市民的针砭。而成为对中国古老民族国民性的批判。作者认为，要使祖国兴盛富强，必从改造国民性入手，他在《二马》中深有感触的写到“民族要是老了，从人生下来就是，出窝老。……一国里要有这么四万万出窝老，这个老国便越来越老，这到老得他也爬不动，便一声不出的呜呼哀哉了！”马则仁就是一个典型的“出窝老”。                                               

《离婚》是老舍作品的“市井小说”走向成熟的标志。作品突出的表现小市民的价值。通过对灰色市民生活和折中、敷衍、妥协、懦弱的市民性格。作品中的张大哥也是老舍作品中老派市民的代表。这是一个知足认命，墨守成规的市民，他小心翼翼要保住自己的小康生活，热心为人做媒，反对离婚。他认为离婚等于破坏现状，他要维持现状，他害怕一切的“变”。小说一开头就用夸张的笔墨介绍：“张大哥一生所要完成的神圣使命：做媒人和反对离婚。”对张大哥来说“离婚”意味着既成秩序的破坏，而他一生的“事业”正是要调和矛盾，“凑合”这过日子。他要维持现状，以求得“天下太平”。他有一个小康之家，所抱的人生哲学是折中、敷衍、安分。他遇到问题不是去解决，而是“退一步想”，于是便感到什么都很圆满。实际上他是在怯懦回避矛盾，做自我安慰。它的处世哲学当然会碰壁，结果他成了悲剧角色，只会绝望的哀叹：“我得罪过谁？招惹过谁？”老舍以幽默的笔法，真实地写出张大哥这类市民社会“老中国的儿女”因循保守的庸人哲学的破产，以及他们欲顺应天命而不可得的悲剧。
《四世同堂》里的祁家老太爷，也是北京老派市民的典型。在他身上集中了北京市民文化的“精髓”他怯懦的回避政治与一切纷争，甚至当日本人打到北京时，在他看来只尚准备一些粮食与咸菜，堵上自家院门，就可以万事大吉。都快当亡国奴了，他还想着自己的生日：“不管天下怎莫乱，咱们北平人决不能忘了礼节！”虽然自己不过是平头百姓，可心里总忘不了把人严格得分了尊卑贵贱，忠实而真诚的按照祖传的礼教习俗办事，处处讲究体面与排场。他奉行着“和气生财”的人生哲学，“善良”到了逆来顺受的地步。

作者正是通过对马则仁、张大哥、祁老八等这些人思想、性格的刻画，深刻地反映了北京市民乃至整个民族的“国民性弱点”，以及这些弱点在社会变革中被改造的历史过程。同时也可以看出作者对传统文明的批判。但在批判传统文明中，又不是纯粹接受外来的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他虽然曾在伦敦呆过四五年，但对西方文明持非常谨慎以至排挤的态度。这种态度表现在他对“新派市民”形象的漫画式描写上。在《离婚》和《四世同堂》等作品中，都出现过那种一味逐“新”，一味追求“洋式”的生活情调而丧失了人格，最终堕落的人物，如《离婚》中的张天真“漂亮、空洞看不起人钱老是不够花的，没钱的时候也偶尔上办点钟课。漂亮：高鼻子，大眼睛，腮向下溜着点，到没有笑而笑的时候，专为展列口中的白牙。一举一动没有不像电影明星的，约翰巴里穆尔是圣人、是上帝。头发分得很讲究，不出门时永戴着压发的小幌垫。东交民巷俄国理发馆去理发，因为不会说英语，被白俄看不起。高身量、细腰、长腿、穿西服。爱“看”跳舞，假装有理想，皱着眉照镜子，整天吃蜜柑，拿着冰鞋上东安市场，穿上运动衣睡觉，每天看三份小报，不知道国事，专记影戏院的广告，非常的和蔼，对于女的。”这是一种即新潮又浅薄的角色。《四世同堂》里的老二祁瑞丰，寇招娣也是这样一类“洋派青年”。不过他们两个的“洋”味，更让人恶心。因为洋味中还带着汉奸味。对于这一类“新派市民”作者是持以批判的态度的。诚然，我们也能看到作者在给新派市民画粗俗的漫画时，鄙夷不屑之情便溢于言表。在这种嘲讽批判里头，也包含着对西方文明的反思。

在刻画人物的同时，老舍在批判封建制度同时也给予资本主义的弊病以揭露。这给他的“市井小说”赋予了新的时代意义。

二、“市井小说”中独特的“京味”

“京味”是老舍市井题材小说的独特风格即地方个性、文化个性。在二、三十年代的文学创作中，几乎成为“只此一家，别无分号”的独家店。

建国以前，老舍1918年师范毕业后，在北京当过几年校长，1922年就到了天津，后又到伦敦、武汉等等，为国为家不得不长年流落外乡，他的执笔创作期从未落脚与北京。但他不仅选择了北京的市井生活这一题材，而且还在这一题材中注入了这个古老城市的灵性─京味。

所谓“京味”是由人与城之间特有的精神联系中发生的，是人所感受到城的文化意味。因此写北京就不能只写北京的风景气候，而是要写出这个红墙绿瓦包围着的城池之中所特有的情态。在首善之区的北京，杂居着各种各样的人。老舍精心找寻的是生活与北京市井之间满汉相兼的“老”北京人的气质，并以次构成它的“市井”小说的京味儿特征。

用富有京味儿的典型环境来写市民生活。写大杂院、四合院、车厂、胡同。如在《骆驼祥子》中作者运用很多笔墨写到“人和车厂的前脸是三间铺面房，当中的一间作为柜房，只许车夫门进来交帐或交涉事情，并不准备随便来回打穿堂。因为东间与西间是刘家父女的卧室。西见的旁边是一个车门，两扇绿漆大门，上面弯着一根粗铁条，悬着一盏极亮的，没有罩子的灯，等下横悬着铁片，铁片涂金的四个字─“人和车厂”。┄┅有大门进去，东西房全是敞脸的，是存车的所在；南房和南房后面小院里的几间小屋全是车夫的宿舍。”
“祥子坐在一个小胡同口上，清晨的小风吹着他的头。”

“顺着西四牌楼一直往南，他出了宣武们，┅┅出了城门，还往南┅往南┅往南，在往南，他奔了天桥，辅户的徒弟┅┅各色的货摊，各样卖艺的场子┅┅平时里这里说相声的，耍狗熊的，变戏法的，数来宝的，说鼓书的，练把式的。”

“大杂院里有七、八户人家，多数的都住着一间房，一间房里有的住着老少七、八户，这些人有的拉车，有的作小买卖，有的当巡警，有的当仆人，各人有各人的事儿，谁也没个空闲，连小孩子们也都提着小筐，早晨去打粥，下午去拾煤核。只有那顶小的孩子才把屁股冻得通红在院子里玩耍或打架。煤灰尘土脏水都倒在院中，没人顾得去打扫，院子当中间儿冻满了冰，大孩子拾煤核回来那这当冰场。嚷闹着打冰出溜玩。顶苦的是那些老人与妇女。老人们无衣无食躺在冰凉的炕上，干等着年轻的挣来一点钱，好喝碗粥，年轻卖力气的也许挣得钱来，也许空手回来，回来还要发脾气，找着缝儿吵嘴。老人们空着肚子得拿眼泪当作水，咽到肚中去。那些妇人们既得照顾着老的，又得顾着小的，还的敷衍年轻挣钱的男人，她们怀着孕也得照常操作，只吃着窝窝头与白薯粥；不，不但要照常工作，还得去打粥，兜揽些活计……”

“到了六月，大杂院里在白天简直没有什么人声┅┅大家都在院中坐着，等着妇女们作饭。此刻，院中非常的热闹，好象是个没有集货的市场。”老舍聚集其北京的生活经验与大小杂院四合院和胡同，写市凡俗民生活中所呈现的场景风致，写已经斑驳破败仍不失雍容气度的文化情趣。为读者提供了丰富多彩多采的北京风俗画卷。这画卷所充溢着的北京的味儿有浓郁的地域文化特色。

三 .老舍作品的市井风味与北京市民灵魂的沟通即北京市民庸常人生与北京文化心里结构的揭示。

北京从元明清一直都作为皇都，形成了帝辇之下特有的传统生活方式和文话心理结构。多年的皇都使他们养成了许多“习惯”。比如“讲究礼仪”。他们做事讲究排场、气派。这既是北京人的礼仪，也是北京人的气质。“连走卒小贩全另有风度”。北京人多礼。〈〈四世同堂〉〉中这样写到祁老人“自幼长在北京，耳濡目染的向旗人学了许多规矩礼路”。在〈〈四世同堂〉〉第一长就写到“无论战事如何紧张，祁家人不能不为祁老人祝寿。”祁老人 ：“别管天下怎莫乱，咱北京人不能忘了礼节。”祁老人不过是一个普通百姓，可心里总忘不了把人严格得分了尊卑贵贱。这也是一个典型代表。常期生活在皇城根下的老百姓的一种文化习俗这种礼仪不仅仅是八旗子弟才有的，就连〈〈四世同堂〉〉中得人力车夫小崔。〈〈骆驼祥子〉〉中的祥子，也受这种“礼仪”的熏陶。小崔在拉车时碰到一个日本兵，坐车还不给钱，他居然不畏惧什么把这个日本兵打了一顿，但当女流氓“大赤包”打了他一记耳光时，却连手都不还，并不时因为小崔惧怕大赤包，而是因为他不能违反北京的老礼“好男不和女斗”。祥子也深处北京的“礼仪”的影响，虎妞要讨好刘四爷，答应能够把她嫁给祥子，也帮祥子去给刘四爷送礼。这些都是长期生活在皇城根儿下的北京百姓所特有的。这是北京人的风习，也是北京人的气质。

四.老舍还巧妙的运用市井流传的京腔土语来创造他的小说中独特的“京味儿”。他精选那些形象性强又朗朗上口的北京的方言土语，还有北京地区特有的儿话音，来表现北京市民口语的圆润和油滑。

如 高妈：“你真成，永远是‘客（怯）木匠---一锯（句）’”。

老人：“一个人能有什莫蹦儿。“

还有如文章中出现的“白毛汗”，“哑巴吃偏食---心理有数儿”，“人模狗样”，“甭摆闲盘儿”，“这就是娄子”，“摩撒”等。这些语言都是北京的方言土语。由此还可见北京市民口语的圆润。还可足显现老舍语言浓郁的“京味儿”与“幽默”。

总之，老舍的作品在中国现代小说艺术发展中有十分突出的地位。他远离二三十年代的“新文艺腔”他的“市井文学”和“京味文学”是现代作家中独具一格的。


本文版权归原作者，内容仅供参考，如需原创论文和发表职称论文请联系QQ17304545 微信：17304545  微信：LUNWEN668

